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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
1日，中国证监会
就全面实行股票
发行注册制涉及
的《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管理
办法》等主要制度
规则草案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标
志着全面实行股
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正式启动。

时 光 回 溯 三 十
年前。不要说股票发
行注册制，就连经济
金融学文本上的资
本、市场、债券、交易
这些司空见惯的名
词，普通人恐怕都是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作为重庆人，可
曾记得“老三家”？

20 世纪 90 年代
初，火爆的股市浪潮
从东南沿海蔓延到重
庆。1992 年 5 月 26
日、27日两天，“蠢蠢
欲动”的西南药业、渝开
发、渝钛白三只渝股，通
过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证”的方式，分别发行
1720 万股、1800 万股
和3600万股，掀开了新
中国成立后重庆证券市
场的序幕。重庆市民凭
身份证排队踊跃购买。
1993年 7月，“老三家”
隆重上市。

“老三家”带给我的
人生故事，岂止一个酸甜
苦辣？！

重庆“老三家”亮相，群林市

场门口人山人海。股票认购

证“办交割”在附近一临时建

筑，四五个彪形大汉把门——

那年，我在解放碑

路边股市炒股 □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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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软磨硬泡让我买股票
我的妻子小朱，时为农村信用社柜

员。作为最基层的金融从业者，除了会打
算盘、会点钞、会记账、会识别假币外，似
乎不再需要特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而
那时候农信社社员的入职门槛较低。什
么是金融？什么是资产负债表？小朱通
过教她业务的师傅略知一二，但啥是证
券、股票，肯定是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

常年在部队踢正步、走队列的大头
兵的我，对金融更是一窍不通。小朱坐
柜的时候，一边手工记账，一边听她的
师傅嘀咕，“最近重庆要发行股票，听说
那玩意儿赚钱得很。”就悄悄动了心思，
写信告诉我她准备买股票，好生赚一
把，解决我们刚刚有了儿子带来的生
活上的捉襟见肘。接信后我的第一反
应是，小朱你千万不要脑袋发热，莫上
洋当，股票哪里是我等普通人玩的？
你我一个月工资加起来才几何，哪里
有闲钱买股票？茅盾先生在《子夜》
中描写的地主冯云卿，不就是因为玩
股票买公债而赔了夫人又折兵，跌了
大跟头的吗？我们可不能做我们不
懂的事。

但说归说，做归做。禁不住小
朱的软硬兼施，我四处借钱，却是四
处碰壁。那年月，谁有多余的钱借
给你？就连小朱的养父养母，工作
了一辈子的老医生、老教师，也掏不
出一分钱的积蓄给我们。我只得
硬着头皮求助于老家做工的父亲
母亲——考虑到他们的孙子刚刚
来到人世间，爷爷奶奶只得从牙缝
中挤出了三千元，接济我们。

忙不迭找到小朱的师傅，通
过其在重庆市农业银行某支行工
作的老公“开后门”，花去 2300
元，购买了几套《重庆市股票认购
证》。师傅悄悄说这是原始股哟，
一旦上市，就是一元顶一股，一
股怕是要值个十一、二十块呢。

我和小朱连基本的股票术
语都听不懂，哪里知道什么上
市、代码、交易……只盼着想象
中的股票市场早日降临，早日
把这抢购来的认购证脱手，换
成现金。工薪族的生活不易

呢，初生孩子的奶粉钱，占用不得的。更为
老火的是，重庆炎夏即将来临，家中却连一
把像样的电风扇都没有。小儿热得惊叫
唤，浑身起痱子。妻子的一把䈬扇，昼夜不
停地祛风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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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完交割 妻子数钱手都在抖

一夜春风浩荡。机会来了。
记不住具体是哪一天，位于解放碑民

族路的群林市场（现为时代豪苑）门前，聚
集起一批又一批神秘的人群，“鬼鬼祟祟”
地开始交易认购证。手握股票认购证的市
民在此东游西逛，打听“行情”；来路不明的
人提着密码箱，坐地起价收购认购证。双
方的自行交易，很快自发形成了重庆债券
的“一级半”市场（一段时间以后，市场转移
至新华路市农业银行门口的马路上）。

小朱从师傅那里知道了信息，强拉着
我从杨家坪坐公共汽车赶往解放碑群林市
场，于摩肩接踵的人流中东张西望，好不容
易摸清了“门道”，与一位瘦高个搭上了
话。瘦高个见到我们手中的股票认购证，
两眼放光，直接说出了“行价”。然后领着
我们走到群林市场门前一楼临时建筑的二
楼“办交割”。

四五个彪形大汉把门的交割之地更是
神秘。连“串串”瘦高个也挡在门外不许进
入。接下来的场景，我与小朱似乎成了提
线木偶，完全听命于室内几个陌生人的指
挥，登记、复印，交出认购证。然后我看到
陌生人打开了随便放在地上的一个金属密
码箱——满满一箱子花花绿绿的钞票出现
在眼前。我的天，这该是有多少钱啊！按
现在的说法，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
象。平时小朱在柜台里也见过成百上千的
现金，但那些钞票对于银行从业人员来说
等于废纸。但是那天——我清楚地看见，
小朱接过陌生人递过来的一大沓钞票清点
时，两只手竟在微微颤抖！

卖出了认购证，我们转眼成了“万元
户”。作为成年人，我开了眼界，平生第一
次看见整整一密码箱的现金；作为银行柜
员，小朱说，她是真心激动啊，那可是我们
赚来的钱啊，真金白银，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财富呀。

几张认购证带来的喜悦，让我们激动
得彻夜难眠。迅速还了父亲母亲的借款
后，我们又赶往解放碑，在“友谊商店”购买
了一台三洋牌单冷空调。看到小儿在空调
屋里盖着毛巾被酣然入睡，我们夫妻着实

体验了一把“天降横财”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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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德性，一辈子也发不了财”

俗话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
快，我与小朱在群林市场“玩股票发了财”
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竟传到
了我任职的部队。那些天，部队的战友们
看我的眼光五味杂陈，有的抱拳恭喜发财，
有的扭住刨根问底，有的不怀好意地笑，你
小子，竟敢玩股票，借点钱老兄用用，有福
同享嘛。

我满身长嘴也解释不清。索性，一笑
置之。以小朱身份证购买的几张认购证，
换回了万元钱，实在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
到的。若不是小朱师傅的提点，按我的认
知——借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越股票
雷池半步。

我哪敢炒股！
中肯地说，许多重庆市民是通过“老三

家”认识股市并成为股民的。经过自发形
成的“一级半”市场一年多的交易，渝钛白
和渝开发于1993年7月12日在深交所挂
牌上市，开盘价分别为10.8元、13.5元。西
南药业同年同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开盘价为14.90元。得知“老三家”上市
的消息后，小朱稍有后悔，“我们那认购证
要是不卖的话，原始股哟，肯定会赚得更多
点。”

我说，“人心不足蛇吞象。万一搞亏了
呢，万一老本搞折了呢？”

“你不懂。人说胆大能骑虎，胆小只能骑
抱鸡母。你这副德性，一辈子也发不了财。”

重庆女子的泼辣劲一上来，我只得赶
紧闭嘴。

确实是我不懂。隔行如隔山。
2000年转业地方以后，我几乎每天都

要听到同事们高谈阔论股票的涨跌，说某某
打到了三只新股，某某某又赚了多少多少，
更有年轻同事悄声对我说，时下行情太好
了，照这样跑下去，我可能辞职不干了，专心
去炒股……经不住同事的鼓惑，想起当年的

“老三家”认购证，我掏出了十多年的积蓄，
到临江门的西南证券营业部开设了深沪股
票账户，跟在同事后面亦步亦趋，做起了散
户。实际操作是：同事买啥我跟啥，同事卖
出我就抛。根本不管什么K线图，弄不明白
市盈率，完全就是依葫芦画瓢而已。

这样的炒股，不碰得头破血流才怪。
万幸的是，十年股民经历下来，我的股票账
户余额为零，惊心动魄地打了个平手。于
是，赶紧金盆洗手，悄然上岸，再也不碰我
永远学不会的股票经……

（作者系重庆市金融作协主席 图片
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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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重庆的路边股市。


